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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柳昌林、刘邓、王军锋

　　来自山西的 73 岁老人韩桂珍，是海南省
定安县夕阳红老年服务中心宏城水岸小区居家
康养服务站的志愿者，只要听到哪家老人有困
难，她总是热心帮助。
　　“我们小区 20 号楼的老两口，都 80 多岁
了，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去年病了好几天，昏昏
沉沉不吃饭，也不去看病。我知道后，就叫上两
个姐妹，把他们送到医院，忙前忙后好几天，直
到两位老人身体好转。”韩桂珍说。
　　如此年纪的老人，还在积极服务其他老人，是
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夕阳红大家庭对我有救命
之恩，我也愿意为夕阳红组织里的老人、为社会上
的老人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韩桂珍说。
　　 2020 年 1 月 13 日，韩桂珍意外倒地不
起，老伴李玉林第一时间向夕阳红居家康养服
务站的志愿者和老年服务中心负责人付子云
求助。
　　正在吃饭的付子云撂下碗筷迅速赶来，抱
起她送往医院抢救，老年志愿者们则分工合作：
挂号、缴费、做饭、送饭。当韩桂珍远在山西的
女儿赶到海南时，她早已转危为安。
　　这样互帮互助的故事在定安县夕阳红老年
服务中心不胜枚举。“救命之恩夕阳情深，众人
相帮大爱无疆。”韩桂珍老两口送给夕阳红的锦
旗表达了这里 3 万老人的共同心声。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超 2.6 亿，老龄化进一步加深，
如何养老成为家庭、社会、国家都必须正视的问
题。有没有可能探索一种激活邻里相帮的文化
传统，让老人们通过“楼上帮楼下、左邻帮右舍、
年轻帮年老、身体好帮身体差”，实现“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海南省定安县夕阳红老年服务中心发起
人、负责人付子云、李陈丹通过 9 年求索实践，
给出了一个“答案”。
　　 9 年来，两位中年人几乎投入全部身家，
搭建起老人之间的互助平台和信任网络，用爱
心奉献带动老人志愿服务，通过激发老年人的
力量解决养老问题，以极低的成本实现 3 万老
人的居家互助养老。
　　老人们常说：“在年龄上，他俩是我们的‘儿
女’；在生活上，他俩却是我们的‘家长’。”实际
上，付子云和李陈丹也把老人们当成了自己的
父母。

　　“所有人都能收获快乐，这就是

我的目的”

　　来自重庆的晏永超 2012 年就在定安买了
房，为他的退休生活做准备。
　　也就是在那一年，黝黑壮实的内蒙古汉子
付子云在自家屋顶上和十多位老人开了个会，
商量如何激发老年人的力量，免费居家互助
养老。
　　“当时有人劝我加入夕阳红，我就怀疑，为
什么不收钱？能有那么多人愿意无偿服务吗？”
晏永超说。
　　类似的质疑，付子云和李陈丹早就习以为
常。“很多人问我：你的目的是什么？”付子云说。
　　来自浙江温州的李陈丹，眼神透着坚毅和
善良，她是付子云在夕阳红中最重要的伙伴。
夕阳红成立之初，即使是她也曾不理解地问付
子云：“这么多老人组织起来，对你有什么好
处？”付子云说，所有人都能收获快乐，这就是我
的目的。
　　每年冬天，晏永超都会从重庆飞到海南住
上几个月，他悄悄地以旁观者身份观察着夕
阳红。
　　这一观察，就是 5 年。“5 年来，我发现付子
云和李陈丹的的确确是在无私奉献，志愿者也
是无偿服务，他们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2017 年，晏永超加入了夕阳红。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定安县夕阳红
老年服务中心是一家以坚持“志愿慈善服务、居
养结合、互助养老”为宗旨、居家互助养老的非

营利民间组织。目前拥有夕阳红社会大学一
所，大型艺术团一个，太极、戏曲、民乐、书法、绘
画、合唱、模特等 50 多支小队，骨干成员 3000
多人。
　　“其他地方的老人除了做饭遛弯，就是打牌
聊天。我们的生活就丰富了：唱歌、跳舞、书法、
绘画、打太极拳、走模特步……别人都羡慕我
们！”80 岁老人段大成骄傲地说。
　　如果只是让老人们玩得开心，那并不出奇。
在发展过程中，针对老人们的突发情况，就医、护
理等急难需求，夕阳红成立了一支“学雷锋志愿服
务队”，并在 33 个小区设立“居家康养服务站”，公
布志愿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电话随叫随到。
　　“对我们来说这是‘刚性需求’，老人年龄大
了，孩子们工作忙有时也顾不上。”晏永超认为。
　　 9 年来，在付子云、李陈丹二人感召下，定
安县自愿开展居家互助养老的老人，从 2012
年的 10 多人，快速增长至近 3 万人，其中外地
候鸟老人占八成，本地县城老人约两成。此外，
还辐射带动定安县次滩村、高林村等农村老人
的居家养老。
　　定安县民政局副局长邓智飞认为，夕阳红
帮助政府分担了部分养老服务工作，实现了为
政府分忧、替老人解困、代子女尽孝的初衷。
　　为什么要发起这样的组织？付子云说：“发
心起念是想帮助小区里跟我父母一样的老人过
更幸福的老年生活，但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是

‘被逼的’。”
　　实际上，逼迫付子云的是快速增长的养老
需求。我国城市家庭结构小型化特征明显，

“421”结构的家庭增多，2 个年轻人既要照顾
4 个或更多老人，又要抚育下一代，加之快节
奏、高压力的工作，分身乏术、难以兼顾。中国
超 2.6 亿老人、1.8 亿独生子女家庭都在关注着
敬老养老问题。
　　“依靠公共资源养老，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我们想试试各种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
我的私心：我就一个孩子，我老了以后怎么办？
想乘凉，得自己先把树种上，做着做着我自己也
就老了，我要老在自己的事业里，老在自己的组
织里。”付子云说。

“我们安心，孩子们放心”

　　夕阳红组织里，年纪小的老人不到 60 岁，
年纪大的超过 90 岁。很多老人每年秋冬都迫
不及待地从各地赶来定安，夕阳红就像一块巨
大的磁铁，吸引着老人们“南飞”。为什么？
　　“虽然子女不在跟前，只要夕阳红在，有老
伙计们在、有付子云和李陈丹在，我们就安心，
孩子们就放心！”类似的话语，记者在很多老人
口中听说过。
　　 71 岁老人胡晓文加入夕阳红后，待在海
南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开始只待一个月，现在每
年在定安至少要住上 5 个月。“我是奉献者，也
是受益者。声乐、绘画、书法这里都有，这是老
有所乐；生病了、水电坏了，一个电话就有志愿
者来帮忙——— 我深深体会到了老有所依。”
　　来自吉林的 68 岁老人李韵霞也有同感。
今年 9 月，她和老伴就早早地从长春来到定
安。“以前是冬天我们去海南，家里稍暖和些我
俩就想回家，现在是孩子们想留我们。我们在
长春邻里之间都不认识，见面点个头，陌生得
很。孩子们工作忙，一个月也见不了一次。在
这儿，你看，我们刚到，夕阳红的姐妹们就把饭
挂我家门把手上了，多暖心！”李韵霞说。
　　 64 岁老人牛铁英，每年到 10 月份就从甘
肃金昌来到定安，她肩负着另一项重要任务。

“我父亲的同事田叔叔 90 岁了，他家孩子工作
非常忙。他连续多年都到定安夕阳红来，现在
年纪太大，孩子们都不愿意让他们过来。老两
口说：‘就算把老衣背上，也要过去，哪里的黄土
不埋人？’我得帮忙看着点！”

“爱心多了，私心少了”

　　“我是 1960 年代的兵，我的一生，感触最

深的有两件事：学焦裕禄、学雷锋。”77 岁老
人胡国良第一次见记者时这样说。
　　夕阳红的志愿公益活动，让胡国良感受
到了“人人学雷锋”的浓郁氛围。
　　付子云和李陈丹合作成立了一家小装修
公司，9 年时间累计投入 260 多万用于夕阳
红活动场地租赁和老人们集体活动的支出，
用老人们的话说，“赔进去几台大奔”。
　　“我去过他们的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付子云和父母住在 70 多平方米的两室一
厅，李陈丹住在朋友的一居室里。你说他俩
图我们什么？”来自新疆的 81 岁老人刘化
敏说。
　　自愿加入夕阳红的老人越来越多。“我们
中很多人都是别人花钱都请不到的人才，为
什么投在他俩旗下？他俩无私搭建了这个平
台，我们再找他要钱，良心上过不去。他俩给
我们做出了榜样。”晏永超告诉记者。
　　“他们出钱出力，为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
服务，有几个人能做到？”牛铁英如此问记者。
　　夕阳红学雷锋志愿服务队队长王巧玲
说：“记得有一个老人摔倒了，生活不能自理。
我们就上门帮忙打扫卫生、送饭。虽然互相
不认识，但都愿意帮忙。”
　　“在暮年的路上，我就想着做点善事、实
事。他们的品德感染了我，大家相互感染，爱
心多了，私心少了。”王巧玲这样说。
　　很多志愿者老人表示，在夕阳红组织“比
退休前还要忙”，但大家都乐此不疲。
　　面对老人们的赞誉，付子云和李陈丹说：

“是老人们的无私奉献感动了我俩，给了我俩
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

　　 75 岁的付耀祥，2010 年随儿子付子云
从老家内蒙古来到定安。他现在最幸福的烦
恼是老人们总在跟他“抢儿子”。
　　“跟老人们唠嗑，都说我儿子好，都竖大
拇指！老人们拿他当自家儿子，他也把老人
们当成自己父母。我替他感到自豪！”付耀
祥说。
　　付子云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今年 73 岁
的母亲戴素贞，她也自认是儿子事业的最大
受益者。“我浑身都是病，是享了孩子的福，不
来定安，没有夕阳红，我活不到这么大岁数。”
戴素贞说，“我感觉我儿子做的是好事，大家
都喜欢他，别的老人问我‘你是怎么教育孩子
的，教得这么好’，我就挺高兴。谁不愿意听
别人夸自己的孩子做好事呢？”
　　戴素贞常常跟付子云开玩笑，“你都 50
来岁的人了，还是个‘啃老’族！不仅啃老爸、
老妈，还啃老婆！”自付子云做夕阳红后，就很
少往家里拿钱。
　　“我生了个好儿子。他很孝顺，虽然忙，
但隔几天就会来看我们，陪着说会儿话。”戴
素贞说。
　　付子云的事业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家
里要是有一个人反对，不可能坚持那么多
年。”付子云的爱人李翠萍说，夕阳红一路走
来的点点滴滴她都看在眼里。“我照顾好家里
老人和小孩，让他无后顾之忧，让他只要一回
头，就能看到我。我和女儿、爸妈、老人们都
心疼他。我很少见他晚上 12 点前睡觉。他
微信群多，电话也特别多，出去一天，晚上回
来声音都是哑的。”
　　为了夕阳红这个“大家”，默默付出的还
有李陈丹的“小家”。偶然的机会，李陈丹结
识了付子云，双方理念相合，从此为了夕阳红
的事业相互扶持，共同努力。
　　“我没想过要做养老事业，是付子云的理
念感动了我，感动于他的善心善念。”李陈丹
说，“一开始我老公也不理解、不支持我。劝
我说，一个女人在外，这么累、这么忙，没必
要，自己父母还没照顾到呢，干嘛照顾外人？”
　　李陈丹也有自己的遗憾：“这些年奔波在
养老事业中，顾不上陪伴女儿！”

　　李陈丹女儿颜诗怡，今年 21 岁，就读
于海南师范大学。小颜告诉记者，小时候
被托管在学校，不理解别人的妈妈都来接
孩子，为什么她的妈妈不来，长大后就理解
了，知道妈妈不容易。“初中我就开始存压
岁钱，上大学后我在学校做兼职。学费不
用父母拿，生活费能补贴一半。”颜诗怡说，

“尽量不找父母要钱，问我钱够不够花时，
我都说够。”
　　让李陈丹感觉亏欠的还有他的爱人。李
陈丹曾和丈夫一起在浙江做包装生意，本可
以夫妻合力把生意做大，过上更好的物质生
活。“他的事业没有做成，我有一半责任。这
么多年，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做不成这个事
儿。养老事业，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而是一家
人在做。”
　　而丈夫颜贻锚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我
生意做不好，从不怪老婆。”
　　付子云和李陈丹两家人的付出，老人们
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俩上有老下有小，
挣些辛苦钱还都花在我们老人身上，确实感
动了我。我儿子女儿每年都跟我说，你就不
能不过去吗？我说不行啊，那边有好多朋友
等我，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姑娘。”72 岁老人
闫玉婵说。

“这里有商道，但不敢谈钱”

　　胡晓文来自重庆，是太极拳国家级比赛
老年组的多届冠军，一直在重庆开馆授课带
徒弟，2016 年来到定安过冬养老。
　　“来到这以后，看到这么好的场地，这么
多老人，我当时想：这是个大市场。”胡晓文告
诉记者，他的特长也被“相中”，付子云请他给
老人们教授太极拳。
　　“我知道他是为了老人们的快乐无私奉
献。我说，行！你们年轻人都有这个境界，我
们老同志退休了不愁吃穿，还图钱干啥，那就
跟大家一块干吧。”胡晓文说。
　　他清楚记得，2018 年冬天，付子云和李
陈丹最困难的时候，组织活动拿不出 500 块
钱，不得不向亲戚朋友借。“我们说你别借了，
这点钱我们出了。付子云说不行，不能收老
人一分钱。”
　　付子云和李陈丹不收老人的钱，也倡导
老人们之间互助不收钱。为什么不收钱？付
子云坦言，这么多老人聚集在夕阳红的平台
上，是很好的“资源”，从商道来说，是可以挣
钱的。“但不敢谈钱，一收费就失去了互帮互
助的意义，性质全变了！”
　　“互助这种模式一旦用钱来做，就会变
味。一旦变成商业利益关系，这些互助行
为怎么定价？这些候鸟人才和志愿者老
师，要花多少钱来聘请？一幅字画多少钱，
教一首歌多少钱，组织一场活动多少钱，他
们的时间值多少钱？这也是拿钱做不好的
事 情 。 拿 钱 买 不 来 真 心 真 情 ！”付 子 云
认为。
　　段大成在夕阳红免费教了 5 年声乐，他
认为夕阳红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免费
互帮互助的“小气候”。“现在很多老年公寓
以投资理财入住吸引我们老年人把‘棺材
本’投进去，有些老年组织搞‘会员制’收几
十万的会费。但在夕阳红，我付出没收一分
钱，我享受也没花一分钱，我们觉得很自
然。”
　　付子云和李陈丹不愿挣老人们的钱，
但瞄上这 3 万老年人市场的“眼睛”不少，
两人也有机会过上“住别墅、开豪车”的
生活。
　　“很多人看重夕阳红的平台，希望将老人
们引流过去，给我俩分红；有商人出地，要与
我们合作办收费养老机构；有保健品公司要
给我俩钱，希望做这些老年人的生意；还有一
些社会捐款。我们都拒绝了，为什么？就是
要试试，能不能不花钱把养老这件事儿做
成！”付子云说。

　　“我是党员，老人的阵地只能

交给党”

　　 2021 年 4 月，付子云和李陈丹遇到“天
塌下来的事情”，两人各自的家庭发生重大变
故：付子云亲弟弟查出患胰腺癌晚期，作为长
兄，他想着如何救弟弟的命；李陈丹的丈夫突
发中风偏瘫，可能需要长期护理。这意味着
两人都将再无时间、精力和经济能力投入夕
阳红的养老事业中。
　　该怎么办？“得知消息后，夕阳红的老师
们热心帮我联系到北京的专家，给弟弟做了
手术。”付子云告诉记者。
　　李陈丹为给丈夫治病，卖掉了在海口的
一套房子。“现在我老公经过治疗都能下地走
了，非常庆幸。”李陈丹说。
　　在两人看来，如果没有夕阳红的大家庭，
没有老人们，没有互助，付子云弟弟的命很可
能就保不住了，李陈丹的爱人就瘫痪了。“多
亏了老师们的帮助，这就是我们做互助养老
的‘福报’。”付子云说。
　　危机虽然过去，但考验仍在继续。最大
的考验是经济压力陡增，最大的支出是夕阳
红老年服务中心的房租。
　　“我爱人还在康复中，没法挣钱。卖房子
的钱，除了康复护理和维持日常生活开销，就
是先拿钱出来付了夕阳红老年服务中心近
20 万的房租。我都想出去打几个月工，过渡
一下。”李陈丹告诉记者。
　　近几年，付子云和李陈丹的装修生意越来
越难做。“收入减少了一大半！”这让老人们和
观察者发出“夕阳红还能坚持多久”的疑问。
　　“现在是最难的时候，但一万个不忍心放
弃。我们坚持到今天不容易，相信有一天会
好的。”李陈丹说，“我也有这个毅力坚持做下
去，实在不行，我想老人们也不会怪我。”
　　已经到了十字路口，前路究竟在何方，付
子云和李陈丹不得不反复思量。
　　“作为一名党员，我首先想到的是向党组
织求助。”付子云说，“老人这个阵地，只能交
给党。如果当地政府能以购买社会服务的方
式予以支持，把我们纳入社区养老的一个环
节，作为党群服务的一个实践站，这是上策。”
　　海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研究员陈
恩自 2017 年起就跟踪观察和研究夕阳红养
老模式，他认为付子云和李陈丹发起的定安
夕阳红养老组织是民间社会基于自我救助的
刚性需求自发生长起来的，是一种开放式、针
对不特定个体的公益行动。
　　“推而广之，有助于解决中国当下面临的
少子化、空巢化居家养老问题，具体在运转中
可以通过在老年人群体中将基层党支部建在
小区、建在楼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力量来承
接。”陈恩认为。
　　付子云设想的另一个出路是，从衣食住
行等方面为老人们配置养老服务，收取服务
费用，如将现有的夕阳红饭店做成“长者食
堂”等，以商养“善”，用市场的力量来解决养
老问题。
　　“人们可能会质疑我为什么又收钱了？
我只能说努力到无能为力，问心无愧，夕阳红
要生存下去。”付子云说。
　　如何平衡为做公益而做生意？如何避免
被误解？付子云说“坚持平价、自愿、因需配
置”的原则，变输血为造血。
　　展望未来，付子云认为居家互助养老，必
须与国家的适老化改造相结合，在小区配置
集中互助养老点，解决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养
老问题，通过集中配置护理人员，营造“有暖
度的开放式的养老院”，实现“就地就近，在小
区里养老”。
　　“这么多条路，根本停不下来。这是利国
利民利己的事情，愿为养老事业贡献绵薄之
力，发一点荧光。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方
向，我要把它当作一生的事业去做！”付子
云说。

搭建“老帮老”平台，让“候鸟老人”此心安处是吾乡
居家互助养老如何可能 ？海南定安县夕阳红老年服务中心发起人 9 年倾情探索给出“答案”

海南省定安县夕阳红老年服务中心的成员们在学习舞蹈。 夕阳红老年服务中心的老人们在吹奏萨克斯。 新华社记者张丽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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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

超 2.6 亿，老龄化进一步加深，

如何养老成为家庭、社会、国家

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探索一种激活

邻里相帮的文化传统，让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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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海南省定安县夕阳红老年

服务中心负责人付子云、李陈

丹通过 9 年求索实践，给出了

一个“答案”


